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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冬日小纪
吉米平阶

冬季一个周六下午， 我去参加自治

区影视家协会的 “珠峰影像 ” 电影沙

龙。 沙龙的地点在拉萨柳梧新区万达广

场的一家书店， 时间是下午两点半。

常年在拉萨工作的人知道， 这个时

间段， 对拉萨的上班族来说， 有一点尴

尬。 因为拉萨平常中午下班的时间是一

点， 吃饭收拾午休， 这个时间正是午觉

正香的时候。 拉萨海拔高， 夜里睡眠质

量一般要打折扣， 所以午觉对我这样的

人而言， 是很重要的。 不过， 今天是周

末， 不考虑上班， 也就可以牺牲午觉 。

计划早早出门， 先去北边的中干渠走一

走， 然后再在附近解决午餐。

柳梧是拉萨的一个新区， 在拉萨河

的南面。 2007 年青藏铁路通车以后， 围

绕着建在柳梧的拉萨火车站， 一栋栋高

楼拔地而起， 不几年， 拉萨火车站就被

淹没在了高楼大厦之中， 不仔细找都找

不着， 柳梧成了一个洋溢着青春朝气的

新城。 有一次改稿子， 在柳梧新区住过

几晚， 早上下楼吃早点， 写字楼下各类

早点铺， 到处都热气腾腾。 行色匆匆的

年轻人， 或者在小店里埋头喝豆浆， 或

者拿着煎饼奶茶边吃边走， 若不是北边

根培乌兹山脚下的哲蚌寺和眼前的蓝天

白云提醒， 恍然会以为这是在内地某个

快节奏的城市里。 柳梧新区， 相对拉萨

而言， 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存在。 而对我

来说， 无论是距离上还是心理上， 柳梧

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柳梧万达是 2020 年夏天在拉萨开

业的， 应该是万达在拉萨的第一家店 ，

当时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闹事件 。

不过我一直没有去过， 一是觉得远， 二

是觉得那是年轻人的时尚消费场所， 意

趣上还是有一些隔阂。 因为觉得远， 出

门前就打开高德地图查一查， 预备留一

些时间 。 一查不要紧 ， 直线 2.5 公里 ，

也就是我日常散步的一半距离。 再看路

线， 也是我日常散步前往川藏青藏公路

通车纪念碑的路线。 这出乎我的意料 ，

当下决定安步当车， 步行前往。 既然是

所谓广场 （这个广场跟过去广场的概念

不是一码事）， 饱肚子的地方总是有的。

川藏青藏公路通车纪念碑建于 1984

年 12 月， 为纪念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通

车 30 周年而建 ， 有胡耀邦同志题写的

碑铭。 2014 年 8 月， 川藏青藏公路建成

通车 60 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批示， 强调要弘扬 “两路” 精神， 助推

西藏发展。 “两路” 纪念碑是拉萨地标

性建筑， 地处拉萨河北岸靠西一点的地

方， 紧邻拉萨西郊长途客运站， 过去算

偏远的地方。 2021 年， 市政建设打通了

连接拉萨河南北岸的三号坝桥， 这里变

成了繁华的交通要冲。 没想到的是， 柳

梧万达就在河对面。 柳梧新区的扩展速

度也太惊人了， 不知不觉间， 对岸高楼

林立。 因为拉萨老城区保护， 建筑都限

高 ， 对岸的那些建筑 ， 就像要解恨似

的， 有点野蛮生长的意思。

三号坝桥的修建， 也就是这几年的

事情。 拉萨河是季节性十分鲜明的河流，

冬季枯水期， 河水只有涓涓几股， 裸露

出大片沙石河滩， 大风一起， 黄沙满天。

而夏季洪水漫延， 常常引发水患。 本世

纪初， 拉萨河还是一条保留着原初面貌

的河流， 现在繁华的太阳岛， 那时候叫

古玛林卡， 是拉萨河中心的一座小岛 ，

有一条吊桥与北岸相连， 里面灌木丛生，

人迹罕至。 据说在旧西藏时期， 有强盗

在拉萨城区得手， 就到这里分赃， 所以

得名古玛 （强盗）。 1994年， 西藏文联召

开太阳城诗会， 我们还在小岛上郊游野

炊。 记得那回有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朋

友， 对参会的一位年轻女诗人有 “君子

之好”， 就勇敢地下河游泳， 没承想到这

里郊游的游客们喝完啤酒， 都把酒瓶扔

到河水里， 结果搞得他的两只脚丫扎成

了刺猬。 那时候绝对想不到， 这里会变

成拉萨繁华的商业中心。

三号坝桥是一座过水橡胶坝， 把拉

萨河水拦截起来， 成为水面宽阔的小水

库， 拉萨市政的说法是 “河变湖 ”。 有

这么几个小小的湖泊在城市中央， 拉萨

这几年的确比过去湿润得多。 拉萨的干

燥， 尤其在冬天， 两个人握手， 或者开

门推窗， 常常会打出火花来， 所以你看

见拉萨人在开门前， 用手指头去敲墙 ，

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跟里面的人打招

呼， 他是在放静电。

三号坝桥刚刚建成的时候， 是一座

仅供行人通过的小桥， 我有时候散步到

纪念碑， 兴之所至， 就沿着小桥走到河

对岸。 那时候过河就是南山的山脚， 河

滩上一片荒芜 ， 并不是理想的散步场

所。 也就是这几年， 拉萨河南岸高楼叠

出， 成了一番新气象。

那么， 从我的住所西藏文联到电影

沙龙的举办地点 ， 也就区区 2.5 公里 。

出文联后门右拐向南， 沿着民族北路而

中路而南路， 路过 “两路” 纪念碑， 穿

过三号坝桥过南环路左拐向东即到。 民

族路是拉萨城区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 ，

北从中干渠旁边的二环路开始， 通过繁

华的建材市场 、 天海夜市 ， 过十字路

口 ， 路西是拉萨饭店 ， 路东是人民会

堂 ， 挨着人民会堂 ， 依次是自治区人

大、 军分区、 图书馆、 博物馆， 而路北

则有著名的罗布林卡， 可以说是一条政

治经济文化汇集之路 ， 在这条路上散

步， 不寂寞。 步行前往的路上， 想起拉

萨一位著名的民俗学家给我讲过的一个

故事， 说拉萨的南山， 由于妖魔作祟 ，

每年都要往北边挤过来一点， 北边就是

拉萨的主城区， 有如八瓣莲花的花蕊一

样的布达拉宫和那么多的民居， 岂能让

它挤过来 ！ 于是就要每年举行赶山仪

式， 把悄悄挤过来的南山赶回去。 这有

点像传说中老子用赶山鞭把 “隐阳山 ”

赶走的故事 ， 也像 《太平寰宇记 》 的

《三齐略记 》 中所记 ： “始皇作石桥 ，

欲过海观日出处。 时有神人， 能驱石下

海 ， 石去不速 ， 神人辄鞭之 ， 至今悉

赤。 阳城山上石， 皆起立东倾， 如相随

状， 至今犹尔。” 驱石赶山 ， 应该是我

们古人的朴素理想， 要不像愚公移山这

样的故事为什么深入人心呢？

参加完沙龙， 依旧步行返回， 此刻

天色已黑， 华灯初上， 三号坝拦起来的

小水库， 波光粼粼， 倒映着拉萨河北岸

的万家灯火， 让这个高原城市有了别一

种风味。 走在三号坝桥上 ， 回头四顾 ，

炫目的灯光秀让人一时不知身处何方 。

再看一抹夕阳下的南山山顶， 竟有点绿

意葱茏的意思。 我知道这是我的错觉 ，

因为季节已至冬月， 城区的杨柳树都已

落叶殆尽， 更何况在高高的山顶。

“树上山”， 是拉萨市政的另一个

口号。 这些年， 从拉萨市区北边和南边

的山脚开始， 有了大规模的绿化， 我们

单位都曾经在拉萨河南岸承包过一片地

区植树。 在拉萨植树， 首要是灌溉的保

证， 只要有水， 大部分的树苗都能活下

来。 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 是把水管牵

到高高的山坡上 ， 再由上而下进行浇

灌。 “树上山”， 就是让树由山脚一点

一点地 “爬” 上去。 这些年， 拉萨城区

南北两山的山脚， 都已经绿树成荫， 所

以我的错觉， 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2021 年拉萨冷得晚， 时间已进入阳

历十二月份， 还完全没有入冬的样子 。

在阳光明媚的中午， 关掉暖气， 你也可

以在阳台上穿着短衣短裤日光浴， 这是

许多朋友难以相信的。 拉萨河谷的冬天，

光照充足， 晴天的比率在百分之九十以

上。 这种晴天是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的晴

天， 天蓝得有时让你觉得太呆板， 千篇

一律。 所以， 多云或者阴天， 常常让人

有一种新鲜感， 有人在微信里这么说 ：

好不容易的阴天， 出去走走。 这要在别

的地方， 一定会被别人认为有点不正常。

临近新年， 连续阴了好几天， 气温

骤降， 有一个朋友晒了她家的室温， 看

温度计是零上四度 。 另一个朋友回复

说： 受不了你们西藏啊， 屋里就没有取

暖设备吗？ 回复曰： 除非二十四小时开

着电取暖器， 又太干燥了。 彼时我正在

屋子里， 没有开暖气， 室温十七度。 我

就想， 这位朋友晒的是拉萨的天气吗？

拉萨 （不是说整个西藏 ） 的冬天 ，

因为地处宽阔河谷， 日照长， 白天最高

气温常常在五度以上， 而晚上最冷也冷

不过零下十度。 在采光良好的屋子里 ，

体会不到 “严冬” 这个词汇的意思。 只

是因为海拔高气压低， 缺氧会比夏天更

重些。

我曾经在很早的一篇文章里这么

写过：

在拉萨， 城北郊的拉鲁湿地和城南
的拉萨河边， 到处是飞来越冬的黄鸭 、

赤麻鸭、 斑头雁。 每天天还没亮， 天空
就会传来阵阵辽远的鸣叫， 那是早起的
候鸟， 在拉鲁湿地和拉萨河谷来往。 早
锻炼的时候， 来到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
畔的拉萨河边， 可以看见上百的野鸭和
水鸟， 有的在河滩上闭目养神， 有的在
河面随波逐流。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西郊
的根培乌孜山顶上， 它们成群结队凌空
而起， 飞向朝阳辉映中拉萨河对岸新建
的火车站， 飞向拉萨河上飞架的柳梧大
桥。 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有这些可爱的
生灵伴随 ， 就少了许多钢筋水泥的冰
冷， 增添了一些天人共谐的温馨。

如果有一些闲暇， 可以在午后暖洋
洋的阳光下 ， 找家藏式茶馆 ， 要杯甜
茶， 抛开时间和事务， 看周围的雪峰 ，

看那些携家带口来拉萨朝圣购物的农牧
民 ， 他们虔诚而好奇的脸上洋溢着幸
福， 这个时候， 心中不由生出一种由衷
的感激之情， 感谢大自然对西藏这份特
殊的眷顾。 田野在绚烂的日照下， 静静
吸纳着天地间的养分， 内敛而平和。 冬
季的西藏， 晴空万里， 艳阳高照， 有风
雪的日子， 也只是那么一两天。 和煦的
阳光 ， 让一切都罩上一层不紧不慢的
从容。

从叙述时间上看 ， 这篇文章写在

2007 年前后 。 那时候 ， “两路 ” 纪念

碑， 还是南向道路的尽头， 纪念碑对面

的拉萨河南岸还一片荒芜 ， 拉萨河上 ，

也没有坝桥相连。 那时候的柳梧新区 ，

“小荷才露尖尖角”， 只在火车站附近那

一点点地方。 当然， 那时的拉萨没有今

天的繁华。

腊月初一， 还在假期。 几家亲戚相

约， 到柳梧万达小聚， 因为许多家都带

着孩子 ， 那里有孩子们可以流连的地

方。 “难得的阴天， 出去走走 ”。 出得

门来， 果然阴云四合， 有冬天的味道 。

大概因为假期里， 行人车辆不多， 没有

高大树荫遮蔽， 走在民族路上， 远远就

能看见拉萨河南岸的高楼比肩接踵。 拉

萨河坝里越冬的候鸟成群结队， 现在其

间还夹杂了许多野天鹅 ， 天气好的时

候， 它们不时会成群飞起， 在拉萨河两

岸制造一些浪漫的气息。 走进南岸， 看

见那些楼群已深入到了更南边的山脚 ，

有的地方完全是机器挖掘出来。 过去仿

佛就在河边的南山， 现在已经被这些楼

群逼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想， 要阻止南

山的侵蚀， 无须邀集许多人仪式作法 ，

也不用老子的赶山鞭， 只要市政立一个

招牌———此地开发， 那无论多难搬走的

大山， 都不在那些开发商的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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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岁末， 沪上冬夜， 冷得人

心绪不宁。 清晨传来噩耗： 中国书

法家协会顾问、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名誉主席周慧珺先生永远离开了我

们， 沪上书坛一颗巨星陨落！

2021 年夏天， 刚刚观赏了周慧

珺、 李静师生书法展。 驻足于周先

生的墨迹前， 大家无不赞叹 “涛怒

霆蹴， 掀鳌倒鲸。 邻女自嬉， 补袖

而舞”。 我们共祝先生病体安然。 近

几年来， 先生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

在淡泊善良中融汇了坚韧不拔的生

命力量 。 其实 ， 先生的艺术人生 ，

一直都是艰苦卓绝伴随着璀璨辉煌。

周慧珺先生自 20 世纪 70 年代

凭借 《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 》

蜚声书坛， 之后一直孜孜不倦地在

书法艺术的道路上探索追求， 寓古

融今， 自成一格， 成为当今中国最

受欢迎的书法家之一。 这是一个值

得研究和探索的文化现象。 笔墨已

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共同载体， 在悠

久的中国书法史上群星灿烂， 再要

集聚文化能量、 跻身星河， 谈何容

易？！ 周先生把文化自信和文化情怀

融入了书法实践， 用文化品格和文

化情操演绎了艺术生命， 展现了其

丰富多彩的书法性情， 提升了上海

书法的整体水平， 推动海派书法走

向新的繁荣。 从周先生百折不挠的

从艺历程 、 风樯阵马的书艺风格 、

完美纯粹的人文理想和澹泊清纯的

生活态度中， 我们充分感悟到了她

的文化力量。

周先生为上海城市文化演绎了

一阕生动的 “黑白交响曲”。 我在上

海图书馆、 上海博物馆和原上海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工作期间， 与

周先生频繁交往， 得以有机会近距

离地聆听、 欣赏周先生的创作和艺

术见解 。 1995 年 10 月 ， 上海图书

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 没过几天 ，

我们就取到了周先生的题字 “智慧

之源”。 她精辟地概括了上海图书馆

新馆的文化定位， 也对上图在未来

发展中进一步集聚文明智慧表达了

衷心的企盼。 1996 年， 上海图书馆

新馆落成。 我又来到周先生天平路

的寓所， 送上 《新馆开馆纪念集》，

与周先生畅谈了上海图书馆的古籍

善本碑帖收藏。 她欣喜地观赏着上

图的 “家珍瑰宝”： 宋刻本 《春秋经

传集解》、 元刻本 《颜氏家训》、 五

代写本 《妙法莲华经》、 北魏神龟元

年写本 《维摩诘经残卷 》、 宋拓本

《唐化度寺邕禅师塔铭》 《十七帖》

《郁孤台法帖 》 《凤墅帖 》 ……赞

叹 “上图真是一座宝库啊， 古籍和

书法碑帖研究者真应该好好研究这

些宝藏”。

周先生曾亲临上海博物馆， 在

“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 上海博

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 中， 和

陈佩秋先生一起为观众作 《中国书

画渊源及欣赏》 的演讲。 周先生在

讲述过程中还就笔法问题作了示范，

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 。 乙酉年 ，

故宫博物院迎来八十华诞， 故宫博

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聚集晋唐宋元书

画稀珍 103 件， 在上海博物馆隆重

办展， 以国宝的魅力展示中华文明，

以经典的力量呼唤文化传承。 在人

的一生中， 能有机会一次直面一百

多件千年稀珍， 是极为难得的。 在

一个人的艺术生涯里， 能零距离地

与这么多的书画经典一一对话， 也

是难以想象的机遇。 故宫博物院藏

唐冯承素摹 《兰亭序 》， 为清宫旧

藏， 《平复帖》 和 《出师颂》 的真

迹也从来都是深藏宫闱， 这次能够

走出紫禁城， 来到上海展出， 的确

非常不容易。 周先生结合国宝， 当

场讲解书法奥秘， 使国宝展增添了

鲜活的文化气息。 周先生对上海博

物馆的每次大展都十分关注。 在她

的寓所里， 我们一起谈论过 2002 年

末的 “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 癸未

春日， 上海博物馆成功地将 《淳化

阁帖》 存世最善本从美国抢救回归，

安然入藏。 周先生关注了这一事件

的全过程， 我至今仍记得她的兴奋

之情。

周先生和上海书协、 上海文化

界的关系太紧密了。 1998 年 9 月 21

日，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举行第四次

代表大会， 周先生被推举为新一任

上海市书协主席， 并于 2004 年 2 月

25 日连任。 周先生呕心沥血， 恪尽

职守， 勇于担当， 充分显示了她的

书学涵养和组织管理的勇气与睿智。

2007 年 1 月 ， “海派书法晋京展 ”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 展出

赵之谦、 吴昌硕、 康有为、 沈曾植、

曾熙 、 李叔同 、 黄宾虹 、 沈尹默 、

张大千、 王个簃、 王蘧常等一批在

中国近代书法史上引领群伦的代表

书家和当代书家的 290 件书法篆刻

作品， “展览规模宏大， 盛况空前，

展示了海派艺术的雄风”。 这也是上

海市书协成立四十四年来， 首次在

京亮相。

我曾多次向周先生请教书法艺

术， 特别是探讨米字。 她反复告诫

“学习米字要从探索米字规律入手”。

她对 “米字规律” 有深入研究： 一

是 “唐宋入手追尚晋人”， 二是 “筋

骨雄毅神气飞扬”， 三是 “建构书学

通达书理”。 周先生博采众长， 神交

米字， 又自创新路， 自成新貌， 她

的书法之路实在值得研究 、 总结 。

首先自然是 “八面出锋”。 周先生在

《书道苦旅》 中说： “写字不必笔笔

中锋， 要妙于起倒， 达到四面灵动、

八面出锋的境界 。” 二是 “楷行相

融”。 周先生从楷入手， 擅长行书，

不少作品 “收一收是楷书， 放一放

是行书”， 有时是行楷由之， 亦楷亦

行， 楷行融汇。 三是 “知白守黑”。

周先生在 《书道苦旅》 中有 “黑白

智论”： “字的结构就是布白， 字由

点画组成， 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

分， 虚实相生相守， 才成艺术品。”

在她的作品里， 既可悟 “帖黑碑白，

碑黑帖白”， 又可叹 “知白守黑， 变

化无尽； 以白当黑， 线条更美； 计

白为黑， 另辟蹊径； 黑白之智， 书

法之道”。 四是 “帖形碑质”。 “碑

可强其骨， 帖可养其气”。 五是 “节

奏强劲”。 周先生经常说： 米芾的用

笔是变化最多的 、 节奏感最强的 ，

你把它掌握好了， 以后学其他碑帖

就容易了……

悼念思绪至此， 诗句自涌： 风

樯阵马艺葱茏 ， 笔起狂澜仍从容 。

孜孜以求一甲子 ， 法书梦寻米南

宫。 乡音共抒笔墨情， 帖学之夜申

城咏。 黑白演绎文化曲， 临池谱写

生命颂。

紫荆花落
小河丁丁

楼下那条大道 ， 栽了一路的红紫

荆， 树龄都有好几十年。 瞧， 那棵歪斜

的树干因为靠着栏杆， 把胳膊粗的铁管

都吃进去了。 她们那么高大， 枝条修长

茂密， 叶子又那么多， 形成一片长长的

凉荫， 把石桌石椅， 排队停在那儿的小

汽车， 全都笼罩起来， 遮蔽起来了。

最美的是花开时节， 红紫荆花期那

么长， 一年四季， 季季开 ， 十二个月 ，

月月开。 她的根系那么广大， 一年到头

从地下吮吸养料。 她的叶子像绿蝶展开

翅膀， 一年到头从阳光中获得能量。 她

的枝条伸向四面八方， 紫红的五瓣花一

年到头开个不停， 只偶尔休息几天， 顶

多十天半月 ， 喘一喘气 ， 振作一下精

神， 又没完没了开起来。 看呀， 如今十

二月了 ， 北国早已冰天雪地 ， 在这南

国， 红紫荆正开得热闹。 那些在天空中

自由舒展的枝条全开满了， 花枝于是变

得沉沉的 ， 从高处往下低垂 。 叶那么

绿， 花那么艳， 你专注于看叶， 就成了

绿色的瀑布， 溅起紫红的浪。 你专注于

看花， 就成了紫红的瀑布， 溅起绿色的

浪。 眨眨眼再一看呢， 更像两色瀑布在

空中汇流，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再也

分不开谁跟谁了。 好羡慕那些鸟儿， 就

住在浪漫花叶间。

花儿边开边落， 路面昨天傍晚才扫

过 ， 次日一早又落满了 。 地上一片紫

红， 那么随意， 但却疏密有致， 仿佛大

地成了一纸花笺， 叫人情不自禁就走过

去。 可一走到树下， 脚步就放轻了， 放

慢了， 生怕踩着那些脆弱娇嫩的精灵 。

然而花儿到处落满了 ， 地上空隙小小

的， 无论如何也无法不踩到它们。 真想

变成佛菩萨， 或者神仙， 据说他们走路

的时候， 脚底会离开地面一点点， 不伤

虫蚁， 那么也不会伤到落花了。 可我是

凡人， 如此沉重的肉体凡胎。 听见鞋底

发出轻微的破碎声， 碾压声， 心尖尖也

止不住地疼痛， 虽然是同样的轻微， 却

也让人难过啊。

那么多花在落， 在凋零， 迎着早晨

温暖的阳光和柔的风， 毫不避人。 你看

着红紫荆， 看着它们满头的花， 不知哪

一瓣， 哪一朵， 或者同时有好几瓣， 好

几朵， 毫无征兆就离开枝头。 花瓣多数

旋转着飘坠， 也有整朵轻轻落下来的 ，

都恋恋不舍。 那掉光了花瓣的花蒂， 带

着一簇细长的花蕊， 下落时毫无牵挂 ，

一头就栽到地上。 那一刹你不敢眨眼 ，

就像看见了流星或者流星雨一样， 心中

充满美丽的叹惋。 然而， 流星或者流星

雨， 总是给人希望， 要叫人企求什么 ，

对未来产生美好的心愿 。 而这些落花

呢？ 却只能叫人为之太息。 这太息里有

几分惋惜与忧伤 ， 但又不全是———毕

竟， 它们那么美丽。 看着它们凋落， 你

好想伸手去接， 或者拉开衣襟兜住， 一

旦它们落了地， 跟别的落花混在一起 ，

就分不出哪一瓣哪一朵是刚落的了。

清洁工拿着那么大的扫帚 ， 刷 ，

刷， 刷， 一下一下扫过来了。 刷， 她一

扫， 散落的花就聚成一小堆 。 刷 ， 刷 ，

她再扫两下， 那一堆落红就很可观了 。

刷， 刷， 刷， 刷……她一下一下地扫 ，

不慌不忙， 不一会儿就扫起好大一堆 ，

用撮斗撮起来， 倒进了垃圾箱。 那个黑

色的垃圾箱那么大 ， 她一早晨就会装

满， 冒出紫红的堆头。 然后就有垃圾车

来运走， 不知送到哪儿去了。

真叫人舍不得啊 。 真想跟清洁工

说， 这些落花能不能不扫？ 可是， 不扫

怎么行呢？ 唉， 这么美丽的事物， 总叫

人产生孩子气的想法。 你能做的， 就是

趁着片刻的闲暇， 好好儿看一看。

看呀， 落花落在车顶上， 一辆一辆

小汽车 ， 都成了花车 。 红紫荆装饰花

车， 比起花店要慷慨多了， 有一辆白车

停了两三天， 车顶全堆满了， 挡风玻璃

前方堆得都要遮挡驾驶员的视线了。

看呀， 落花落在小杂房顶上， 小杂

房变成花房了 ， 那原本不是住人的地

方， 却叫人起了住进去的念头。

看呀， 落花落在石桌石椅上， 仿佛

在说， 这椅子人不来坐， 我们就来坐坐

吧， 这桌子人不来放东西， 就让我们歇

歇吧。 其实不是人们不去石椅上坐， 不

是人们不爱在石桌上放东西， 而是人们

也都像我一样， 看见石椅上有落花就不

忍坐上去 ， 也不忍把石桌上的落花拂

掉。 这么美丽的事物， 除了清洁工， 谁

会忍心碰触它们呢？ 而清洁工也只是让

这小区更美丽， 更洁净。 落花倘若不清

除掉， 日子稍长就暗淡了， 腐烂了， 碾

作了尘泥。

落花之美， 最叫人心悸的， 终究还

是那凌空飘落的芳姿。

书法 周慧珺


